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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困电梯记 □ 肥西 查鸿林

去年中秋我回南方休假时在厨房间发现了一箱柿子。这

箱柿子半青半红，十多个小小的身躯瑟缩在一个破纸箱里。“网

上买的，看图片挺好，个头仅有老家的一半大，最气人的是发过

了还涩……”妻的话还没说完，我的思绪已飞回老家。老宅的

院子和后园有几棵高大的柿子树，那是父亲去世后母亲种下

的。没结婚时，我常在春节前从广东赶回老家。有一次年饭过

后我搬了张凳子靠在门框上晒太阳，冬天的风刮进了院子，那

几棵光秃秃的柿子树“呜呜”作响。

母亲见我盯着柿子树发愣，便开口数起它的好来。自种下

后也不用问事，没几年它自己就能结果，一个个柿子比拳头还

大。母亲一边说一边还得意地用手比划着。“柿子熟了像小灯

笼一样挂在枝头，手一伸就能摘到，吃到嘴里稀烘滴……”我只

能随着母亲的讲述扮作惋惜状。母亲说完便去厨房收拾东西

了，奶奶去邻居家串门，弟弟和妹妹也各有去处，唯有一个人靠

在门框盯着柿子树发愣。这柿子树有什么好瞧的呢？光秃秃

的，树皮皱着，个头还没房子高，纵然能结果又能大到哪里去？

秋风扯着我凌乱的思绪越飘越远……

五年前我带妻和小女儿回老家。临回老宅时，母亲还特意

交待院子里的柿子应该快熟了，可以带些回南方。彼时，母亲

早已搬到市区弟弟家了。到老宅后竟发现柿子树已高出房顶

好多，满树的柿子，在秋风中轻轻摆动。美中不足的是柿子大

部分还没有熟透，青红交错，煞有神采。我向树干上踹了几脚，

仅落下两三个已熟透的，却已是摔得稀烂。大伯拿着长竿过来

帮忙，妻子和我在地面捡，每往塑料桶里丢一个，小女儿便拍一

下手。临出发时，母亲又教妻子发柿子的方法。

回绍兴两三天后，我才第一次尝到老家柿子的味道。当妻

子从厨下的桶里掏出一个红彤彤的软柿子时，我几乎不敢相信

这就是从老家带回的物件。轻轻揭去薄薄的柿子皮，清香的柿

肉便映入眼帘，轻轻一吸，满嘴甘甜。柿肉和汁水一刻也没在

舌尖停留，直接滑下了咽喉。小女儿连吃两个还意犹未尽。妻

子又把柿子分给了南方的亲戚，再得到一片赞叹，妻觉得非常

有脸面。于是，我们又期待来年柿子红时再回趟老家。

接连几年，琐事缠身，竟一直没有在柿子红的时候赶回老

家。母亲总是打电话说要快递些柿子来。我说不用寄了，等我

回去吧，今年一定回。望着厨房里这箱柿子，我愈加思念老家

那些红红的、高高地挂在枝头上的柿子来。转眼又到秋天,我

什么时候能回去？

周末，友人约我去茶社，我欣然应允。相约市中

心，茶社在六楼，我随着候电梯的人流进入电梯，电

梯门合拢启动，估计上到四楼的样子，突然一阵颤

抖，电梯往下坠落，“不好。”旁边一个大姐发出惊

叫。等我们缓过神来，电梯已坠落差不多，屏幕上显

示“暂停服务”字样，我们都意识到电梯坏了。

靠电梯边的中年女子紧急按了几下开关，电梯

门打不开。电梯有些老旧，电梯内的电扇不在工作，

接着按电梯报警铃也没有反应。电梯内共有十个

人，两位年龄大约七十岁左右的阿姨开始慌张起来，

说心脏不好，时间久了受不了。四五个中年人稍显

镇静，开始照着电梯内张贴的维修人员号码、物业号

码一个个拨打电话，可惜全不通，可喜的是电梯内的

通讯信号还有。

有个领导模样的中年女士拨打了一个电梯管理

经理的电话，他答应尽快派人过来。两个阿姨则说

受不了，掏出手机打家人电话，叫赶快联系物业解

决，同时还拍打电梯门，我们告诉她们不能随意拍，

防止出现更大意外。三个青年男子站在一边，一个

说着他经历过比这更危险的电梯惊魂，那是从二十

多层坠落，电梯里的人一边慌叫一边按着每层的号

码，最后才在四五层左右停了下来，说话的时候，我

看到他神态自若，好像今天电梯的坠落与他经历的

那次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另外两个青年人，面对

电梯拐角，转身背对大家，若无其事地翻看手机，安

静地浏览微信和网页，好像电梯里什么也没有发生

或者发生的事情与他无关。

大概也是缘于拍打，外面有人开始询问答话，我

们马上陈述了遭遇，叫快派人找物业修理救援。外

面有个年轻女子简单了解了里面的情况，说去找物

业，少顷她回话说打了修理电梯师傅的电话，我们问

她是不是物业、师傅在哪里、离这里有多远、什么时

间能到，她都没有回答，我们要求物业过来，也没有

人回应。电梯里几个女性开始焦急，要求报警，两个

阿姨已经气喘吁吁，脸上冒汗，开始小声呻吟，我掏

出随身带的纸张给她当做扇子扇风换气。

两个青年人说打 119 比 110 的速度还要快，但

他们拿着手机的手始终未动。又有人说，这家物业

管理太差，电梯里全是过期的号码和坏了的报警装

置，报警了，肯定要处罚。大家一阵叽叽喳喳，报警

的事情还是无动于衷。

大约 20 多分钟过去了，我们再次询问外面的

人，师傅到底来了没有、到哪里了。她们始终只是回

答师傅在路上。追问她们到了哪里就没有声音了。

两位阿姨已经瘫坐地上满头大汗了。我想，电话可

能是打了，但紧急程度可能被低估，再这样下去，不

但老人受不了，大家都会严重缺氧，事态会更严重。

我掏出手机，拨打了 110 报警。接线人员认真详细

地询问并记录了具体地址和联系号码，然后不断有

人打来电话，询问电梯里面的人员状况，是否还在被

困，他们马上就到。

电梯里空气越来越闷，我们都感觉到了气短心

慌，于是敲门要求尽快催促师傅，并要求扒开一点电

梯的门，好让空气进来。这时门被扒开一个指头大

的缝隙，用废旧的木地板夹着，就听见一个男人严厉

的声音：“这样门扒坏了谁负责！”电梯里的人听见了

开始抗议，那个一直没走远的年轻女人搬来一台电

扇，向里面吹风，电梯里才稍显空气好转。

半个多小时过去了，头脑开始晕晕乎乎，就听见

外面有人相互问话，然后一阵响声，电梯有了动静，

我们都惊慌起来，再摇晃两下，门被扒开，里面的人

都匆忙跑了出去，一个穿公安制服的人拦住出来的

人询问情况，大多推辞有急事走了，我原原本本说出

事情经过并签字。有个管理者模样的人指着电梯

说：“你们明显超载了。”我很不愉快地说：“你进去看

看，上面写着限载十三人，不要再推卸责任了。”

我和友人陈述这件事，他笑着并严肃地说：“这

是一种一般人难以体验到的生活。”

秋高恨柿红
□ 蚌埠 徐玉向

默默地闪光
□ 南通 熊益军

转眼间杏坛耕耘已30余载，虽一路艰辛

跋涉，呕心沥血，不懈努力，洒下了几多汗水，

但还是成效甚微、业绩平平，留有许多遗憾。

聊以自慰的是自己多少还给学生留下了点记

忆，还有学生惦记着我这个老师。

就在前几天，门卫通知说有人找我。我

赶紧去传达室，远远地看到一个中年汉子满

面笑容地喊我老师。我端详着他看了又看，

脑子里极力搜索着有关此人的信息，但愣了

老半天还是没能认出他来。见我一点印象

都没有，他就自我介绍姓甚名谁，说是我二

十六年前在某校任教时的学生。看看我还

是回忆不起来，他就详细介绍了当年班上的

一些同学，教室所在的方位、朝向，教室里的

陈设，同学的座次，乃至由我拟定的两条励

志标语……他如数家珍，我的记忆也逐渐被

唤醒。呵，不知不觉间过去二十六年了，真是

往事如烟呀！

他说：“当年我在班上成绩不好，又比较

调皮，其他老师大都对我不屑一顾，只有你看

得起我，经常利用中午的时间给我补习作

文。我十分感激，按照时俗，我应该向你表示

表示意思的，可当时我家里穷……这些年来

我一直记着你的这份情谊！”他的话让我的记

忆彻底清晰起来。原来，二十六年前我在一

所农村初中任教，学校在操场边上的一排单

身宿舍中给我安排了一间。那时农村学校住

校教师业余生活单调乏味，每天吃完午饭后

是我最难打发的时光，我就常利用这段时间

备备课，批改批改学生作文。看到有些学生

做的作文草草了事，简直无法批阅，我恨铁不

成钢，正好这些学生中午经常早早就来学校

了，在教室里吵吵闹闹，于是我就将他们喊到

宿舍面批作文。所谓“补习”，无非是让他们

书写要工整，誊写要规范，句子要通顺，标点

要正确运用之类，要么就是与他们随便聊聊

如何选材，怎样构思，如何组织篇章结构等

等，偶尔也与他们聊聊理想、前途什么的。说

实在的，我当时根本就没想要给他们“补习”

功课，也没料到他们居然还有要“表示意思”

的想法，更没想到时隔这么多年他们还将这

些前尘旧事记在心里！

他接着说：“老师，你在我们身上花了这

么多心血，我当时就暗暗下定了决心：一定要

写好作文、学好语文，以后一定要考上大学，

以不辜负你对我们的殷切希望！”他说，“后来

高考，虽然有几门学科考得不理想，但我语文

却拿到高分，达到录取分数线，终于录取到淮

海工学院。校虽不是重点，但我学的是当时

紧缺而又鲜有人报考的路桥专业，一毕业即

分配到交通局，从事高速公路建设监理工作，

如今我早已是监理工程师了。老师，若没有

你当年对我的关怀和鼓励，哪有我今天！”听

着学生情真意切的述说，不知怎的，我只觉眼

睛湿润，心头发热。谁能想到，当年自己无意

间采取的一个小小举措，居然给了学生这么

大的学习动力，居然改变了学生的人生道

路！陶行知先生说过，生活即教育。回眸往

事，我当年不自觉地将宿舍变成了课堂，将自

己的业余生活与学生的学习联系了起来，收

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我真切地感到，教师

生活的外延有多宽，教育的天地就有多广。

教师不仅要重视课堂教学，在日常生活中更

要做学生的良师益友，要与学生进行心灵的

沟通，精神的对话，情感的共振，如此，我们方

能成为学生心目中的“好老师”，进而让学生

达到“亲其师信其道”的境界。

前苏联教育家克鲁普斯卡娅说，教师

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此番学生来

访，使我对这句话丰富而又深刻的内涵有

了新的理解。我深知，自己仅是个默默无

闻的普通教师，与“光辉”二字相去甚远，自

然也不奢望“光辉”，但我更愿像那江中的

航标，默默地闪光，尽管光线微弱，但只要能

够指引学生人生的航向，引领他们抵达成功

的彼岸，此生足矣！


